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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梅花 张艳

暑假期间，曲阜小城再度热闹起来。纵使骄
阳烈烈，“三孔”景区前依旧人流如织。

游人瞻仰着遗迹，缅怀着古人，在时空交错
间寻找古今的关联。

但作为西汉晚期重臣，担任“三公”（丞相、御
史大夫、太尉）十七年之久的孔光，虽对孔氏家族
贡献颇大，却似乎被人遗忘疏漏了。

“孔光是西汉晚期的大儒、重臣，对孔氏繁盛
很有贡献。但他身处外戚得势的年代，虽为政谨
慎谦逊，渴望扭转末世危机，却不仅回天无力，还
要面临痛苦抉择。”曲阜文史馆馆员、曲阜师范大
学兼职教授孟继新说。

年少直言敢谏，归隐天下扬名
孔光是含着“金钥匙”降临人间的。他是圣人

孔子的第十四世后裔，父亲孔霸则是闻名朝堂的
经学大师。

孔霸以传袭今文《尚书》起家，他选择的这条
人生路，对儿子孔光有决定性影响。

孔霸痴迷儒家经籍，尤其喜爱今文《尚书》，
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为增长学识，他真诚
拜师今文《尚书》的权威学者、西汉太傅夏侯胜。
在夏侯胜门下，孔霸研磨典籍，矢志苦学，学问很
快趋于大成。

形势的变化，为孔霸出仕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地位愈发
显赫，远超其他诸子百家。掌握儒家经籍解释权
的传习者也成为朝廷尤其倚重的力量。在西汉中
后期，今文《尚书》既是儒家经典读物，也是关系
政治风向的行事指南。掌握儒家典籍，不仅是增
长学问的途径，而且是跻身仕途的捷径。

因学识渊博、精通《尚书》，又有恩师举荐，孔
霸于汉昭帝末年被朝廷任命为博士。汉宣帝即位
后，孔霸担任太中大夫，负责议论朝政，很快又开
始给皇太子讲解经籍。

在太子东宫，孔霸的教学天赋展露无遗。他
不仅教授态度兢兢业业，启发皇子更是循循善
诱。皇太子对他服膺有加，引为导师兼益友。

儒家经典的神奇作用，年幼的孔光眨着好奇
的眼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汉元帝继位后，致力于兴复儒学，起用了一
批儒学名臣，对老师孔霸尤其念念不忘。他立刻
征召孔霸还京，赐其关内侯爵位，再封褒成君，享
八百户食邑，奖二百斤黄金，恩宠一时无人可及。

诱人封赏前，孔霸却表现得颇有定力。他看
透官场险恶，信服“功成不居”，为人不慕权势，常
言：“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久而久之，孔霸萌
生了归隐的念头。

不久，朝廷“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出现空缺。
先是贡禹病逝，接着薛广德被免，皇帝就想让孔霸
接任。孔霸却三次上陈奏折，言辞恳切地请求避让。

孔霸辞官并非装腔作势，而是发自肺腑。元帝
探知其意坚定，无奈成全了他的心愿。孔霸去世
时，皇帝给予极高的礼遇：两次身穿素服亲往悼
念，赐皇家秘器钱帛，赠列侯之礼，谥号“烈君”。

孔霸对仕途的淡泊，对经籍的热爱，深刻影

响了孔光的性格。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
孔光即有深厚的经学造诣。

得益自身才华，也因父亲余荫，孔光未满二
十就被举荐为议郎。德高望重的光禄勋匡衡特别
赏识孔光，又以贤良方正推荐他，朝廷便擢升其
为谏大夫。

仕途的顺遂，让年轻气盛的孔光春风得意，
渴望平治天下。对于重臣的昏聩苟且，他严厉抨
击，不留情面，渐渐得罪了许多同僚。

不久，孔光遭人构陷，被贬谪到偏远的虹县
（今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任县令。年轻孤傲的孔
光愤懑不已，索性辞去官职，径直回乡开馆，做起
了乡村先生。

在汉末，“退为进，隐为显”，隐居和出仕关系
复杂微妙，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隐士因为独特
的影响力，渐渐成为朝廷征召的重点对象。孔光
选择隐居授徒，其实也在等待着时机。

仕途的失意，因教育成绩得到慰藉。孔光遗
传了父亲的教学天赋，教书育人成效斐然，弟子
陆续成为朝廷博士和官员。终于，在弟子们的推
崇下，孔光才名渐渐为天下所知。

谨小慎微避险，傲骨偶有可见
当名气传遍朝堂内外，成为皇帝眼中“遗

贤”，为皇家所用也就水到渠成了。
新帝即位后，起初万象更新，许多此前遭受

压制的人才有了施展空间。很快，就有大臣举荐
孔光出山，由他担任博士。

经过少年的顿挫、岁月的沉淀，孔光已经消
磨了许多锐气。他也主动汲取往日教训，收敛昔
日锋芒，变得“乖巧”许多。孔光谦卑恭逊对待所
有同僚，同事口碑大异于从前。

朝廷派遣的任务，孔光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地完成。他审查冤狱、传布风俗、救济流民，奉行
使令，宣称旨意，无不妥帖完善。

此时，博士岗位开始“绩效”考核，根据成绩
差异划分三个等级：考核优秀者提拔尚书令，第
二等外放监察刺史，最末等补任诸侯太傅。

孔光名列一等第一，顺利出任尚书令。因为
原本就精通《尚书》，又研习朝廷典章制度，他很
快成为朝廷礼制方面的解释权威。

不久，孔光调任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
石”，统领尚书事，成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

官位隆升并未让孔光感到多少宽慰。越是身
居高位，越是切身感受到宦海的险恶。西汉晚期
外戚权势日重，宦官也开始参与朝政，大臣的地
位反而变得卑贱。孔光不善于使用计谋，只能以
谨小慎微来躲避中伤。

孔光掌管朝廷机要，历来遵循旧日典章制
度，从不逾矩办事。有时皇上提出疑问，孔光都根
据经籍记载，用合适措辞答复，从不信口开河。如
果皇上不愿听从大臣意见，孔光也不强劝硬阻，
只是委婉劝谏。

孔光的谨慎小心，体现在朝廷日常具体事务
中。他上呈奏折，往往将草稿销毁，不愿他人知晓
奏章内容。如果有批评皇帝的言辞，他也只是呈
奏皇帝阅览，不令他人获知。孔光常对同僚说：

“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即使休沐日归家，与兄弟妻子宴饮谈话，孔

光也始终不涉朝省政事。有亲人曾问孔光：“温室
省中的树都是些什么树？”孔光先沉默不语，接着
以他语作答。

兢兢业业的孔光，逐渐被汉成帝视为心腹重
臣。不久，孔光由光禄勋调任御史大夫，成为朝廷

“三公”之一。
但孔光的谨慎，并不意味着他趋炎附势，丧

失内心原则，没有傲骨只有媚骨。
很快，在皇帝继承人这种重大问题上，孔光

竟然不愿察言观色、附和他人，而是始终不渝地
维持礼制权威，情愿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坚持己见获谴，公正审案见信
汉成帝虽然妻妾众多，却蹊跷得始终膝下无

子。到了绥和初年（公元前8年），这个问题演化为
妨碍汉帝国传承的重大困扰。

此时，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是年过四旬的
中年人。他的健康已经出现问题，众人对他诞下
后代大多不抱多少希望。而在医疗条件落后的西
汉，成帝随时可能撒手人寰，国家储君有无变得
愈发重要。

严峻形势下，为了断绝部分诸侯王的窥伺，
继承人人选虽然起先被羞羞答答掩饰起来，如今
必须要摆上台面进行一番讨论。

成帝的至亲比较简单：同胞弟弟中山孝王，
以及胞弟之子定陶王。两王辈分不同，选谁为帝
取决于人伦的考量。

定陶王年纪较轻，且好学多才，在朝臣中颇
得好评。但他的亲属家族，却有极强的政治野心
和强硬的政治手腕。祖母傅太后经常派人精心侍
奉皇后赵飞燕、宠姬赵昭仪和帝舅大司马王根。
这些人因为享受了殷勤款待，自然投桃报李，多
番称赞定陶王，劝皇帝立其为嗣。

成帝本就缺乏主见，面对承载整个帝国命运
的大事，更是犹犹豫豫，始终拿不定主意。他决定
集思广益，借鉴大臣的意见。他召集王根、翟方
进、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等人，让他们
公开评议中山、定陶二王优劣。

翟方进、王根抢先表态，认为定陶王乃成帝
胞弟之子，更适合立为后嗣。因为按照《礼记》规
定，“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

廉褒、朱博随即附和翟方进、王根。只有孔光
坚持认为应按《尚书》礼制确立后嗣。中山王是先
帝之子，当今皇帝亲弟，地位优隆，骨肉至亲，无
人可比。而《尚书·盘庚》中即说殷王无嗣，立其弟
继承王位。如今皇帝没有子嗣，以中山王为后更
为合适。

皇上最终听从了多数派意见。他找到了一个
理由说服自己：《礼记》规定，兄弟无法同时进入
祖庙。立定陶王作为太子，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向谨小慎微的孔光，这次出人意料坚持己
见。这和他作为儒学名臣，矢志维护《尚书》权威
密不可分。

这次“犯颜直谏”，让孔光付出了沉重代价。很
快，孔光因“议不中意”，由御史大夫贬谪为廷尉。

但孔光没有就此沉沦，他似乎毫不在意权势
的丧失。在新岗位上，他继续发光发热，干得有声
有色。此前，孔光担任过尚书令，非常熟悉朝廷法
令条例。现在负责案件审讯，他更是驾轻就熟。即
使处理复杂的案件细节，也得心应手，以理服人，
赢得“周密公平”的赞誉。

不久，成帝为了考察孔光，扔给他一块“烫手
山芋”。

当时定陵侯淳于长被人揭发，承认了自己
“谋废许皇后”的罪名。成帝闻讯大怒，令大臣严
厉审讯，务必穷究其行。

案发之前，淳于长有六名妻妾被休弃，有的
甚至已经改嫁他人。如何处理这些妻妾，成了大
臣争论的焦点。

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认为，“犯法者各按
犯法之时律令事论之”，主张予以连坐处理，“与
自身犯法无异”。

孔光则不认可这种意见。他认为，夫妇之道
不同血缘亲子，属于“有义则合，无义则离”的社
会关系。淳于长犯罪之前，六名妻妾已经离异，社
会关系已经消失。如果贸然判决死罪，“名不正则
言不顺”。

双方的意见都呈递给了皇帝。这次，成帝站
在了孔光这边，采纳了他的看法。后来右将军廉
褒、后将军朱博因牵涉淳于长案被贬为庶人。成
帝就把孔光擢升为左将军。

数月后，丞相翟方进病故。成帝令人召来孔
光，想要任命他为丞相。当时封侯书印都刻好了，
不巧成帝却突然死亡。于是就在成帝灵柩面前，
孔光受命为丞相，封博山侯。

孔光虽然位登宰辅，裂土封侯，但却一点也
高兴不起来。自己反对迎立的定陶王即位，孔光
将背负“贰心”的原罪。纵使他竭力维持两人微妙
的关系，但灾难还是如期降临。

有心改革振作，无力抗衡皇权
哀帝即位之初，和孔光的关系还较为融洽。

哀帝在孔光建议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更
新，朝廷明显有了精气神。

在哀帝“励精图治”的支持下，孔光开始对汉
末弊政改革。他奏请减少乐府乐工，哀帝一次性
裁撤四百一十四位乐工。

接着，孔光又奏请对豪强地主的田产和奴婢
予以限制，防止土地兼并进一步恶化。

西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越来越庞大，他们
利用优势的政治经济地位，“多畜奴婢，田宅亡

（无）限，与民争利”，导致“百姓失职，重困不足”。
在得到哀帝支持后，孔光草拟了“限田限奴”

的具体政策：“诸王、列侯……公主，皆无得过三
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
侯、吏民三十人……”如果超出这个标准，“诸田、
畜、奴婢皆没入县官”。而且改革措施还涉及宫廷
人员，要求“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
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

为了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孔光还规定“郡国
无得献名兽”，试图阻断地方搜刮百姓以邀功请
赏的途径。

改革措施一公布，就遭到了无数权贵的攻
击。一向谨慎的孔光霎时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众
矢之的。

其中，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家族反对的声浪最
为强烈。早先傅太后住在定陶国邸，哀帝即位后
想将她迎至京城居住。对于太后安置在哪所宫
殿，孔光发表了不同意见。

孔光知道傅太后为人刚暴，又长于权谋，对
哀帝影响力极大。他建议傅太后住在比较偏远的
宫殿，防止她和皇帝过于亲近，日后干预朝政。但
大司空何武却说：“（太后）可居北宫。”哀帝采纳
了何武的建议。此事传到傅太后耳中，自然对孔
光恨之入骨。

北宫外有一条小径直通皇帝居住的未央宫。
傅太后自此频繁出入哀帝居所，请求“太皇太后”
的尊号，并要皇帝加封她的亲族。

不久，“傅迁事件”让孔光和傅太后更是势同
水火。太后侄傅迁因屡次犯法，被哀帝免官发送
原籍，诏书也颁发到了各处。但因为傅太后发怒，
哀帝又将诏令收回。孔光为此上了一封语气强硬
的奏折，直接批评哀帝前后不一的态度：“诏书

‘侍中、驸马都尉（傅）迁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
之贼也，免归故郡。’复有诏止。天下疑惑，无所取
信，亏损圣德，诚不小愆。”

孔光还表示，近期因为灾异频现，皇帝迁居
旁殿，每见群臣都思求其故。为今之计，应该将

（傅）迁送归故郡，以消弭上天的警示。但哀帝迫
于傅太后权势，最终还是将傅迁留在了都城。

傅太后成功影响皇帝后，攫取权势的野心日
益膨胀。她希望能享受同成帝母相同待遇，群臣
因畏惧都顺其意愿，表示母以子贵，宜立尊号。

朝廷之中，只有孔光与大司马师丹认为不可
如此。很快，师丹因罪被免，孔光也即将难以自保。
孔光知道，在先帝议嗣时自己反对立哀帝，又屡次
忤逆傅太后意愿，遭遇构陷是迟早的事。很快，傅
氏家族与继任司空朱博内外勾结，一同诋毁孔光。

在他们的提示下，哀帝想起了孔光议嗣时的
态度，便罢免他的官职。在免官诏书中，哀帝先强
调丞相地位和职责之重要，“朕之股肱，所与共承
宗庙，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而如
今天下灾异不断，正是“股肱之不良也”，即孔光
做得不称职。接着，皇帝开始大翻旧账，数落孔光
的种种不是：前为御史大夫，“辅翼先帝，出入八
年，卒无忠言嘉谋”。如今担任丞相，“出入三年，
忧国之风复无闻焉”。

哀帝还将天下积弊悉数推给了孔光。如“阴
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
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再如“百官群职旷废，
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这都是
孔光不作为造成的。哀帝“痛心疾首”表示：“数以

问君，君无怵惕忧惧之意，对毋能为。”在皇帝眼
中，孔光的“不作为”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群
卿大夫咸惰哉莫以为意”。

诏书最后，哀帝愤慨道：“君秉社稷之重，总
百僚之任，上无以匡朕之阙，下不能绥安百姓”。
他命令孔光上交丞相、博山侯的印绶，罢归故里。

哀帝下发此道诏令，半出于对孔光的介怀，
半因为傅太后的胁迫。等到风头过去，他立刻想
起了孔光的好。

暮年与狼共舞，忧惧只求保全
孔光退归乡间后，不再参与政事，也不抛头

露面，只是杜门自守。数月之后，丞相朱博因附和
傅太后妄奏大臣，被皇帝发觉而畏罪自杀。此后
一年间，朝廷一连换了三任丞相，却总也无法让
哀帝满意。

次年正月初一，长安出现日食，这在谶纬之
学盛行的汉末，绝对是件人心惶惶的大事。不久，
灾异果然降临，十余天后傅太后驾崩，朝堂笼罩
在恐慌情绪中。

几天后，哀帝想起了博学的孔光。他派出公车
紧急征召，向孔光咨询日食缘故，询问消解对策。

孔光借着这次机会，详细阐发了自己对朝政
的见解，对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敕躬自约，
总正万事，放远谗说之党，援纳断断之介，退去贪
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平刑罚，薄赋敛，恩泽加
于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天下幸
甚”。孔光认为，如果皇帝能践行自己陈述的政
策，定能“应天塞异，销祸兴福”。

奏折呈递后，哀帝大喜，赐孔光束帛，拜为光
禄大夫，位次丞相。

月余之后，丞相王嘉下狱身死，御史大夫贾
延又被免职。孔光当月就复为御史大夫，二月又
为丞相，还复故国博山侯。哀帝还罢免曾诬陷孔
光的大臣傅嘉，谴责他“前为侍中，毁谮仁贤，诬
诉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

第二年，孔光担任大司徒。正当他摩拳擦掌
准备有所作为之际，年轻的哀帝突然驾崩。因其
无子，太皇太后立中山王为帝，以外戚王莽为大
司马辅政。

新帝年幼无知，委政于王莽。哀帝为了加强君
主权力，曾削弱外戚势力，罢黜成帝母亲王氏家族。
如今王氏重新当政，大肆废弃哀帝此前的政策。

重新掌权的王莽，极其害怕权力的再度失
去，便想方设法打击政敌。他认为孔光为旧相名
儒，深受天下信赖，又得到太后的敬重，是代替自
己出手的绝佳人选。

孔光的暮年岁月，就这样被迫和王莽捆绑在
了一起。

对王莽的刻意殷勤，孔光有所察觉，并敬而
远之。但王莽先疏通太皇太后关系，让她下令孔
光上奏弹劾大臣。孔光无奈，只得奉命而行。王莽
此招屡试不爽，以致“睚眦莫不诛伤”，反对势力
很快销声匿迹，王莽权势日益显赫，孔光与狼共
舞，内心忧惧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无计可施之下，孔光想到了先祖“邦无道则
隐”的训诫，上书乞骸骨回乡。王莽却对太后表
示：“帝幼少，宜置师傅。”孔光随即被任命为太
傅，不久又徙为太师，依然要和王莽同朝为官。

王莽此时担任太傅，孔光为了不和他碰面，
总是称疾不上朝。后来王莽唆使群臣称颂自己的
功德，并上尊号“宰衡”（商朝名臣伊尹为阿衡，西
周名臣周公为太宰）。“宰衡”地位超出“三公”和
诸侯王，可以统领朝廷百官。孔光见状愈加惊恐，
一再称疾辞位，不愿跻身浑浊的官场。

孔光的辞职奏折接连呈递，太皇太后终于同
意了他的请求。

元始五年（公元5年），70岁的孔光病故。他终
于得到解脱，不需在坚守内心和趋炎附势间痛苦
挣扎。

孔光病故三年后，王莽篡汉自立。不久，天下
大乱。又十五年，农民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

■ 政德镜鉴┩稻德

他的人生历程，好似一幕幕悲喜莫名的戏剧：早年血气方刚，抨击弊政不惧构陷；中年扶摇直上，虽有妥协却有底线；；

晚年与狼共舞，战战兢兢以求保全。心境变迁的背后，折射着权力斗争的残酷、乱世儒者的心酸。

孔光：幸为儒者，哀逢乱世

□ 本报记者 鲍 青

西汉晚期重臣孔光的仕途生涯，往往伴随着
外戚的兴衰成败。得到外戚支持时，孔光的施政
和改革往往能顺利成行。受到外戚反对，改革措
施不仅中道停止，孔光本人往往也被罢职免官。
而西汉灭亡前夕，外戚集大成者王莽当政时，孔
光甚至成了他打击其他政敌的锐器。可以说，外
戚对西汉晚期的政治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外戚依附皇权而生。自秦始皇废分封、立郡
县开始，“封建制一变为中央集权制，贵族制一变
为官僚制”，血缘主义向实力主义倾斜。但作为依
附皇权血缘的残余，外戚在两汉依旧发挥了重要

的政治影响力。
早在汉初，外戚就开始进入政坛。吕后大力

提拔亲族，吕氏家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后来的
汉文、景、武三帝时期，窦氏、王氏、卫氏三大外戚
都是朝中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

到了昭宣时期，外戚势力迅速发展，已经掌
握朝廷大权，开始主宰政局。只是昭宣二帝尚属
英明，仅利用外戚辅政，巩固自身权力，但依旧对
外戚有所节制。当外戚专权威胁皇权后，他们往
往等待时机成熟，起而反攻，消灭外戚，夺回政
权。例如这一时期外戚典型代表霍光，在汉武帝
驾崩后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

在辅政期间，不但政事一决于霍光，就连皇

帝废立都由其决定。他在昭帝死后，废掉自己不
满意的昌邑王，改立没有多少羽翼的宣帝。

宣帝即位后，因自身势力孤弱，被迫委政于
霍光。当时霍光是辅政之臣，而霍氏一门也身居
高位，执掌大权。其外孙女是昭帝皇后，小女儿又
是宣帝皇后，另两个女婿是东四宫卫尉，昆弟诸
婿外孙皆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霍氏在朝
廷盘根错节，形成了庞大复杂的权力网，甚至威
胁到皇权的安危。《汉书》称霍氏“党亲连体，根据
于朝延”。霍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己
甚”。

外戚权力的加大，引起了宣帝的忧虑，“（宣
帝）谒见高庙，大将（霍）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

若有芒刺在背”。只是在当时，宣帝对霍光还有顾
忌，不敢公开表露。等到霍光一死，宣帝立即对霍
氏发动反击，剥夺霍家权力。后来更借霍禹谋反
一事，一举诛灭霍氏。此后宣帝终于大权独揽，因
而“车骑将军张安世代（霍）光骖乘”，宣帝才得以

“从容肆体，甚安近焉”。
但皇权能否安固，往往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能

力。随着宣帝故去，外戚势力卷土重来。元成哀平
四帝时期，是外戚势力膨胀的重要时期。

元帝因不善理政，权力与皇后王政君分享。
此后的皇帝或年幼或懦弱，根本无法单独处理政
事。王政君得以先后凭借太后和太皇太后身份执
掌政权近50年。

在当政期间，王政君大肆提拔自己的本族亲
戚。成帝即位后尊王皇后为太后，以王凤为“大司
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封五千户”。而王氏之兴也自

（王）凤始。后来朝廷又封“舅（王）谭为平阿侯，
（王）商成都侯，（王）立红阳侯，（王）根曲阳侯，逢
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五侯”。她的侄子
王莽先后封大司马、安汉公、宰衡，居摄政地位。

当时王氏子弟“分据势官，满朝廷……郡国
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只要王氏开口，连皇上也不
得不听。成帝欲封学者刘歆，王凤以为不可，“乃
止，其见惮如此”。

只有哀帝继位后，抑制王氏权力。但他所倚
重的，还是自己的外戚傅家和丁家。但随着哀帝
早亡，王氏趁机发动政变，重新夺得了权力。

新立的平帝年仅9岁，懦弱无知。王政君此时
也年老昏聩，政事全被王莽所控制。平帝14岁病
故，王莽“恶其（嗣皇位者）长大”而不好控制，又
立宣帝玄孙年仅两岁的刘婴为帝。这样，实际由
王莽行使皇帝实权。王家势力的长期显赫，为王
莽代汉奠定了政治基础，终于在公元8年，王莽一
脚踢开名义上的皇帝，自立为新朝皇帝。对于王
莽的篡权，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成帝
柔仁，专任王氏，而国祚遂移。”

·相关阅读·

西汉时期，外戚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往往辅佐帝王争夺、控制权力，却也在权力盛宴中自肥。

外戚势力不断膨胀，终于成为对皇权的主要威胁，以致王莽篡汉取而代之。

外戚参政：相伴皇权的蜜糖毒药

孔光的悲喜命运大多记录于班固的《汉书》中

孔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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